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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間
流
傳
一
句
話
﹁沒
文
化
很
可
怕
﹂
，
似
有
些
誇
大
其
詞
，
若
說
是
﹁沒
文
化

很
可
笑
﹂
，
我
覺
得
還
有
幾
分
道
理
。
因
為
，
沒
文
化
既
不
賠
錢
，
也
死
不
了
人
，
但

丟
人
失
面
子
是
少
不
了
的
。

天
津
塘
沽
大
爆
炸
，
牽
動
億
萬
人
心
，
災
難
面
前
，
明
星
作
為
正
能
量
表
率
發
聲

、
祈
福
、
捐
款
，
值
得
嘉
許
。
但
演
員
喬
任
梁
、
張
馨
予
、
阿
蘭
等
的
表
態
，
卻
讓
人

哭
笑
不
得
。
原
因
是
，
喬
任
梁
居
然
用
﹁飛
蛾
撲
火
﹂
、
﹁自
取
滅
亡
﹂
來
形
容
消
防

隊
員
，
還
動
員
大
家
﹁人
肉
﹂
出
英
雄
們
、
記
住
他
們
的
模
樣
；
而
張
馨
予
、
阿
蘭
則

轉
發
消
防
員
照
片
直
接
表
示
﹁明
知
去
了
回
不
來
，
為
什
麼
還
要
讓
他
們
去
﹂
…
…
三

人
的
發
言
讓
網
友
直
呼
﹁智
商
感
人
﹂
。
三
人
的
好
心
無
可
置
疑
，
張
馨
予
還
慷
慨
地

捐
出
一
百
萬
，
但
文
化
欠
缺
導
致
的
措
辭
不
當
，
還
是
有
些
令
人
遺
憾
，
貽
笑
大
方
。

前
幾
年
的
事
吧
，
美
籍
華
人
歌
手
李
玟
聽
到
歌
曲
《
滿
江
紅
》

，
很
是
欣
賞
，
就
問
索
尼
唱
片
主
管
何
先
生
：
﹁這
首
歌
的
歌
詞
是

誰
寫
的
？
﹂
﹁岳
飛
。
﹂
李
玟
看
來
是
真
喜
歡
：
﹁那
我
可
不
可
以

請
岳
飛
幫
我
寫
歌
？
﹂
她
是
典
型
﹁香
蕉
人
﹂
，
從
小
在
美
國
長
大

，
學
的
是
美
國
歷
史
，
﹁不
知
秦
漢
，
無
論
魏
晉
﹂
，
錯
把
八
百
年

前
的
岳
飛
當
成
同
輩
同
行
，
可
以
理
解
，
無
可
厚
非
，
所
以
，
大
夥

也
就
是
寬
厚
一
笑
。

遺
憾
的
是
，
有
些
土
生
土
長
的
國
產
明
星
，
那
學
養
與
文
化
常

識
也
不
敢
恭
維
。
明
星
孫
儷
產
子
，
朋
友
紛
紛
祝
賀
，
有
賀
卡
上
書

﹁祝
麟
兒
…
…
﹂
，
孫
娘
娘
一
撇
嘴
，
說
自
己
兒
子
的
名
字
又
不
是

﹁鄧
麟
﹂
，
結
果
惹
來
許
多
網
民
的
嘲
笑
。
她
不
知
道
，
﹁麟
兒
﹂

是
對
孩
子
的
讚
美
，
並
非
賜
名
。
可
見
，
孫
儷
娘
娘
戲
雖
演
得
好
，

國
學
底
子
畢
竟
單
薄
，
抽
空
補
補
文
史
課
還
是
很
有
必
要
的
。

當
然
，
並
非
明
星
演
員
們
的
文
化
底
子
就
特
別
差
，
無
非
是
因

為
他
們
是
公
眾
人
物
，
一
舉
一
動
都
會
被
人
密

切
注
視
，
稍
有
瑕
疵
，
就
會
被
立
刻
聚
焦
放
大

而
已
。
其
實
，
即
便
是
政
界
精
英
，
頭
面
人
物

，
因
文
化
常
識
欠
缺
而
被
人
嘲
笑
的
也
不
乏
其

人
。
人
大
原
校
長
，
著
名
專
家
、
博
導
紀
某
，

說
他
﹁沒
文
化
﹂
似
乎
有
些
冤
枉
，
但
他
在
歡

迎
台
灣
新
黨
主
席
郁
慕
明
的
歡
迎
詞
說
，
﹁七

月
流
火
，
但
充
滿
熱
情
的
豈
止
是
天
氣
﹂
。
這

句
話
就
用
錯
了
。
《
詩
經
．
幽
風
．
七
月
》
稱
：
﹁七
月
流
火
，
九

月
授
衣
﹂
，
意
思
是
說
，
酷
熱
開
始
減
退
，
天
氣
漸
漸
地
涼
了
起
來

。
對
﹁七
月
流
火
﹂
的
望
文
生
義
，
可
就
謬
之
千
里
了
。
好
在
對
這

個
典
故
知
道
的
不
多
，
所
以
引
來
的
笑
聲
也
很
有
限
，
但
作
為
一
個

有
一
大
堆
頭
銜
的
文
化
名
人
，
似
不
大
應
該
。

中
國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
就
是
資
深
學
者
、
著
名
教
授
也
難
以
做

到
無
所
不
知
，
偶
爾
在
文
化
常
識
上
露
點
怯
，
也
在
所
難
免
，
會
引

來
善
意
一
笑
。
當
年
，
著
名
學
者
章
士
釗
反
對
白
話
文
，
在
報
上
撰

文
說
，
文
言
文
﹁二
桃
殺
三
士
﹂
何
其
簡
潔
，
若
換
成
白
話
文
就
囉

嗦
了
，
要
寫
成
﹁兩
個
桃
子
殺
了
三
個
讀
書
人
﹂
。
魯
迅
就
禁
不
住

發
出
笑
聲
說
，
﹁三
士
﹂
是
三
個
武
士
，
而
不
是
讀
書
人
；
繼
而
諷

刺
說
﹁舊
文
化
也
實
在
太
難
解
，
古
典
也
誠
然
太
難
記
，
而
那
兩
個

舊
桃
子
也
未
免
太
作
怪
：
不
但
那
時
使
三
個
讀
書
人
因
此
送
命
，
到

現
在
還
使
一
個
讀
書
人
因
此
出
醜
。
﹂
令
章
士
釗
大
窘
，
他
當
然
不

是
沒
文
化
，
無
非
是
記
錯
了
，
不
過
他
也
因
此
受
益
，
會
永
遠
記
住
﹁三
士
﹂
的
身

份
。

學
無
止
境
，
天
外
有
天
。
無
論
是
研
究
、
傳
播
或
賣
弄
文
化
，
都
要
認
真
謹
慎
。

即
便
有
真
才
實
學
，
滿
腹
經
綸
，
若
需
發
聲
時
，
也
應
做
足
準
備
，
不
能
想
當
然
，
對

自
己
的
記
性
太
自
信
。
弄
不
懂
的
詞
，
查
查
《
辭
海
》
，
念
不
準
的
字
，
翻
翻
《
字
典

》
，
把
握
不
好
的
典
故
，
翻
翻
常
識
書
，
免
得
張
冠
李
戴
，
忙
中
出
錯
，
被
人
嘲
笑
﹁

沒
文
化
﹂
。
再
不
然
就
學
學
上
綜
藝
節
目
的
蔡
少
芬
，
﹁不
懂
就
不
亂
說
話
﹂
，
這
就

叫
藏
拙
。

我在兩年前寫的一
篇 「啃老族」中提到，
三十年前初到美國時，
看到美國的青年人滿十
八歲就會獨立生活，沒
有見到賴在家裡不走的

。這幾年，尤其在金融危機之後，失業率高企
不下；美國戰後嬰兒潮中出生的那一代都到了
退休年齡，他們的下一代以自我為中心，被稱
為 「自我一代（me generation）」正當創立事
業的年齡，卻令人感到意外地退縮回家啃老。
這個現象有點 「方興未艾」，泛見於多個國家
。

最近，朋友在電話裡提到，她在網上看到
的一則英國的啃老故事，使我頗開眼界。一對
住在英國林肯郡郊外村落裡的老夫妻倆，年齡
分別為八十和七十八歲，結婚五十多年，有一
個五十歲的女兒。女兒帶着女婿搬到父母家來
住了，說是自己家的下水道損壞，不能住。接
着又要求使用父母家空餘的房間，好堆放自己
老家中的雜物，顯露長住之意。老媽曾在死前
兩周跟朋友在電話中說，自從女兒回來住以後
，老夫妻倆每月在伙食和雜項開支上要多付出
五百英鎊，捉襟見肘、不堪負擔。

女兒回來兩個月後，老媽和女兒因那間空
餘房屋而爭吵。第二天早上，老夫妻倆出門，
父親臨行前對女兒說 「再見罷。但你不會再見
到我倆了！」這是兩老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兩老手牽着手站在火車軌道上，迎面而來
貨車的司機不斷鳴笛示警，兩老不為所動；火
車已經逼近，剎不住，撞了上去……當地的死
因裁判官說， 「對本案審慎判斷後，使我得出
結論，老夫妻倆已經下定自殺的決心。」

在電話中，我和那位朋友交談各自親身的體會。她說：父
母總有望子成龍的想法，同時又難免舐犢情深。如果孩子缺少
自立自強的能力，遇到困難就會退縮，回去依靠父母生活。子
女越是沒有能力，就越不想站起來、對於父母的艱難也越沒有
同情心。上述故事中，對老爸顯露訣別之意的話，女兒居然漠
然置之，當然更堅定了老爸的死意。那篇報道最後說，女兒接
下來可以做的，是把老爸的那間村舍賣了，還能 「啃」那最後
的一口。

今天，我去醫院驗血時，看到當地的《老年之音》月刊，
隨手取一份。頭版頭條有一篇標題為 「當成年孩子回家住的時
候」的文章，說根據美國一研究機構的統計，五十歲以上的老
人對親屬提供資助的，約達百分之六十二之多；其中少數是幫
助了年老的親友，大多數則用在支持回家住下，再也不離去的
子女身上。有一位殘廢的老人依靠有限的固定收入生活，兩個
成年子女卻經常到 「老爹銀行」提款，老人有求必應；那個三
十七歲的女兒每個月要老爹為她付房租，同時她的 「臉譜」上
充斥着上館子、酒吧、夜總會的記錄。

我對為我驗血的那位老太太談到此事，她說確實如此。當
前經濟不景氣是個問題，但青年人卻未必沒有就業機會。他（
她）們不去就業，理由是自己的資歷比就業職位所需要的高出
很多，不願意 「屈就」； 「縮回」父母家中生活，是最愜意的
「出路」。

事有湊巧，我的一位中年朋友從上海來信談到他的兒子，
使我很有觸動。他說孩子小時候被外公外婆寵壞了， 「生活條
件太優越了，不懂事情，不懂得感恩，自以為是。從他出生開
始，我一直是操心不斷，都二十歲的人了，還像個小孩子，思
想很不成熟。」能如這位中年朋友這樣反省者不多。我還記得
，在我少年時，星期天姑母、叔父全家都聚集祖母家，午餐後
嬸母正在照料孩子的衣着，顯然露出強烈的親子之情。祖母看
出來了，就表示理解地笑着說， 「人就是靠這樣的感情延續下
去的」。她指的是對孩子的感情比對父母的感情強烈得多，是
天理。

需要有相當的理智，看到這樣做對子女沒有好處，使子女
在面臨社會競爭時，有充分的競爭力，才能改變氾濫的 「啃老
」現象吧。曾經有一部電影，描寫母狼把看來還不能自己覓食
的幼狼逐出窩外，迫使投入現實的競爭叢林。我們有舐犢情深
的天性，但我們所處的卻是社會競爭相當劇烈的世界。不
是嗎？

去年夏天離開香港，
今夏回來。整整一年未見
，這城市於我，依舊熟悉
得親切。街角的魚蛋粉店
還在；紅頂小巴依舊是天
不怕地不怕的樣子；球場
上投三分籃的男孩子，仍

是去年常常遇見的，鬆鬆垮垮的衣褲，戴一副黑
框眼鏡。

眼見這熱鬧繽紛的景致，我很難想像去年此
時，此地正處在莫名的焦慮中。人們在街上，整
夜整夜地不睡，擔憂這城市的未來。而我當時身
在遠方，無法切身感知此處的變動與驚慌，唯有
在朋友的臉譜或微信頁面上，對着那些相片和文
字默默祈禱，祈禱這樣活力豐盈的地方，經了這
番磨洗之後，不至變得戾氣深重。

回程的飛機上，我一直在想：如今的香港，
究竟還是不是我當年初見它的模樣？針鋒相對多
了，多元包容少了，抑或人們已變得麻木，無力
操心衣食住行之外那些摸不着邊際的東西？

甫落飛機，我便知道，是我多慮了。機場秩
序井然，光潔明亮，且指示清晰。我拖着大箱小
箱等的士，司機好心將行李搬上車，到了目的地
又一件件幫我搬下來，一句埋怨都沒有。翌日去

街市採購，賣菜阿姐依舊大嗓門，好心告訴我怎
樣挑到稱心如意的小油菜。菠蘿包和抹茶蛋糕的
味道都沒變，譚仔米線依舊是滾湯油潑的生猛。
回想之前住在這裡的那些年，也許是太熟悉，也
許是太粗心，我竟遺漏這許多貼心與親近。直要
等到歸來時，才覺出尋常風景的珍貴之處。

離開多倫多的前一晚，我和張先生講起香港
，講起我當初是怎樣地不喜歡那裡的人多嘈雜，
那裡的狹窄街道，以及地鐵裡擁擠的人流。可隔
着一整年的時光看回去，我終於明白，這些嘈雜
和喧囂背後，其實裹藏着異常蓬勃的生命力。街
上的人們，和自己較勁，和別人較勁，都盡己所
能地在這樣遍地機緣和財富的地方，找到自己的
立身之所。而這些鼓脹飽滿的精氣神，當我在多
倫多或舊金山或蒙特利爾的街上行走時，卻從未
撞見過。

兩個月前，當身在多倫多的我正在為是去是
留而舉棋不定的時候，我傳了一封電郵給一位師
友。他不久前從他處遷回香港，在本地一所大學
教書。他回郵中的一句話，令我印象極深： 「回
來也好，一起建設更好的城市。」這絕非虛浮之
言，唯有真正將此地當成主場的人，才講得出如
此真摯誠懇的話來。而只有當我們願意為一座城
市的美好和欣榮而奮力爭取的時候，生養之地才

可稱之為 「故鄉」吧。
我想，如今和目光可及的未來，或將見證香

港文化和藝術的一個小高潮。西九文化區的視覺
藝術博物館即將落成，香港管弦樂團去年的歐洲
巡演也許是本地樂團國際化的某種先機，而過去
幾年紛紛落戶香港的國際頂尖畫廊也必然在未來
數年內，面對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景狀。香港早已
不是 「文化沙漠」，至於如何將這爿新鮮土壤開
墾耕耘成草木豐茂的樣子，則是頗考驗眾人心智
的事情。

大半年前，我去採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
館（ROM）副館長沈辰博士。他如今時常參觀
北京和香港的博物館，驚訝於故宮博物院僅僅一
個書畫修復部，工作人員已有兩百人之眾。 「這
事要讓ROM負責古器物修復的主管知道，一定
羨慕極了。」他感慨一句。類似的感慨，我在過
去一年中，聽到了太多。當英國《經濟學人》雜
誌專設 「中國」欄目介紹這個崛起大國正在發生
的或匪夷所思或引人瞠目的傳奇，當北美城市街
頭的中餐館越來越多，當課堂上的加拿大同學跟
我興沖沖地分享中醫如何治好了她多年的失眠症
，我開始明白，有些東西在發生，在悄然改變。

和很多 「偽文藝青年」一樣，我之前過得太
過飄忽，對某些東西太不在乎，對另一些又用力
過猛。其實，紅塵滾滾，男男女女都被裹挾其中
。久而久之，你必發現，任何的心理潔癖，或過
分執著的獨善其身，都是妄想。

記得很久以前讀過一句情話，寫得極好，大
意是你走，我不留你，而你回來，不論風大雨大
，我都會去迎你。久別重逢，笑臉相迎，或許是
這城市送給你我最好的禮物了。

今
天
，
我
的

老
伴
走
了
整
整
七

個
月
了
。

按
照
兒
孫
們

的
要
求
，
我
在
她

走
後
兩
個
月
把
她

送
到
我
的
出
生
地

江
蘇
淮
陰
，
安
放

在
我
的
父
母
身
旁
。
那
兒
離
北
京
八
百
多

公
里
，
有
朋
友
問
她
是
不
是
太
孤
獨
了
？

原
本
，
我
曾
經
同
她
有
過
比
較
一
致

的
想
法
，
就
是
離
世
後
一
起
去
大

海
，
繼
續
我
們
一
生
的
漂
泊
，
在

大
海
中
環
遊
，
既
象
徵
我
們
的
一

生
經
歷
，
也
仿
效
敬
愛
的
周
恩
來

總
理
和
鄧
穎
超
大
姐
的
榜
樣
。
老

伴
停
止
呼
吸
當
日
，
我
把
將
老
伴

的
骨
灰
留
在
家
中
、
待
我
將
來
走

後
一
併
撒
入
大
海
的
意
見
告
訴
兒

孫
後
，
遭
到
他
們
的
一
致
反
對
。

他
們
明
確
表
示
，
可
以
送
回
老
家

淮
陰
，
但
不
能
撒
入
大
海
。
經
過

慎
重
考
慮
，
我
接
受
了
他
們
的

要
求
，
並
在
大
兒
子
的
陪
同
下

，
在
淮
陰
為
她
舉
行
了
簡
短
的
送

別
儀
式
，
把
她
長
久
地
留
在
了
那

裡
。

我
有
一
個
大
家
庭
。
父
母
分

別
在
九
十
八
歲
和
九
十
五
歲
的
年

齡
上
去
世
後
，
在
淮
陰
生
活
、
工

作
、
學
習
的
弟
妹
和
他
們
的
子
孫

總
計
有
四
十
餘
人
。
在
父
母
的
薰

陶
下
，
大
家
親
密
團
結
，
相
互
友

愛
，
家
庭
氛
圍
濃
烈
，
深
得
親
朋

好
友
的
好
評
。
他
們
聯
絡
暢
通
，

溝
通
迅
速
，
特
別
是
通
過
﹁大
樹

下
家
庭
群
﹂
名
下
的
微
信
系
統
，

能
夠
快
捷
地
一
呼
百
應
，
很
快
形

成
行
動
。
這
幾
年
，
在
父
母
的
生

日
、
忌
日
，
以
及
公
眾
節
假
日
，

弟
妹
們
都
會
互
相
聯
絡
，
聚
集
在

父
母
墓
地
或
生
前
的
家
，
懷
念
他

們
的
恩
德
。
我
的
老
伴
生
前
與
他

們
相
聚
不
多
，
但
關
係
良
好
，
很
得
他
們

的
尊
重
。
因
此
，
我
知
道
，
我
把
老
伴
送

去
那
裡
，
他
們
也
一
定
會
經
常
去
看
望
，

為
她
帶
去
思
念
和
親
情
，
清
掃
她
的
安
息

地
。
事
實
果
真
如
同
我
的
想
像
那
樣
，
在

老
伴
入
住
新
地
後
，
除
去
陪
同
我
及
孫
女

們
去
祭
掃
外
，
我
的
弟
妹
們
在
五
個
月
的

時
間
裡
，
已
經
在
父
親
節
、
母
親
節
、
端

午
節
、
亡
人
節
等
日
子
多
次
去
過
那
裡
，

給
她
擺
上
鮮
花
、
食
品
，
還
按
照
當
地
的

習
俗
為
她
添
置
用
物
，
希
望
她
不
要
感
到

寂
寞
。
每
次
去
後
，
他
們
都
會
給
我
打
來

電
話
，
向
我
介
紹
相
關
情
況
，
讓
我
放
心

。
他
們
還
都
會
說
，
以
後
只
要
去
看
望
父

母
，
也
一
定
會
去
看
望
她
，
在
她
的
生
日

和
忌
日
，
則
一
定
會
專
程
前
去
探
望
，
替

我
和
兒
孫
們
表
達
思
念
之
情
。

我
在
我
的
電
腦
面
板
上
放
有
一
張
老

伴
的
照
片
，
每
天
只
要
打
開
電
腦
，
首
先

能
見
到
的
就
是
她
，
還
會
同
她
說
幾
句
話

。
但
是
，
畢
竟
有
幾
百
公
里
的
距

離
，
我
很
難
能
夠
經
常
去
她
長
卧

之
地
。
弟
妹
們
的
代
勞
，
讓
我
感

到
心
安
和
慰
藉
。
誠
然
，
我
會
利

用
一
切
可
能
的
機
會
，
去
故
鄉
小

住
，
因
為
除
去
她
的
緣
由
，
我
需

要
去
向
父
母
表
達
哀
思
和
感
恩
的

情
結
，
去
探
望
和
感
謝
都
已
經
不

很
年
輕
的
弟
妹
，
去
看
看
和
感
受

家
鄉
的
發
展
變
化
。
當
然
，
兒
孫

們
既
然
要
求
將
她
送
去
老
家
，
也

就
一
定
會
常
常
前
去
看
望
，
何
況

他
們
都
已
經
在
他
們
的
母
親
（
奶

奶
）
墓
前
做
過
鄭
重
的
許
諾
。

人
走
了
，
感
情
還
在
。
親
情

，
友
情
，
鄉
情
，
都
會
維
繫
我
們

之
間
的
深
深
情
感
。
老
伴
，
我
要

告
訴
你
的
是
，
你
不
會
孤
獨
，
永

遠
不
會
孤
獨
！
我
，
子
孫
們
，
老

家
的
親
戚
們
，
都
會
記
住
你
，
會

經
常
去
看
看
你
，
陪
你
說
說
話
。

我
們
大
家
都
在
經
常
懷
念
你
，
因

為
你
的
為
人
和
精
神
深
深
地
留
在

了
我
們
的
心
裡
，
也
在
激
勵
我
們

這
樣
做
。
你
安
心
地
休
息
吧
！

我
講
的
純
粹
是
我
們
家
裡
的

事
，
但
我
認
為
值
得
講
講
，
不
是

為
了
自
誇
，
而
是
為
了
傳
承
家
的

文
明
，
弘
揚
家
的
精
神
，
促
進
社

會
的
和
諧
。
我
始
終
認
為
，
家
庭

的
友
愛
，
家
庭
的
和
諧
，
家
庭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體
現
出
來
的
文
明
，

是
真
實
的
，
是
可
愛
的
，
是
值
得
宣
揚
和

提
倡
的
。
家
庭
的
事
情
組
成
社
會
的
事
情

，
家
庭
和
諧
了
，
社
會
才
會
實
實
在
在
的

和
諧
。
我
相
信
，
我
的
老
伴
一
定
會
支
持

我
的
這
個
觀
點
的
，
因
為
她
與
我
一
直
心

有
靈
犀
，
對
許
多
問
題
和
現
象
常
常
有

一
致
的
認
識
和
理
解
。

（
二○

一
五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寫
於
北

京
家
中
）

沒文化很可笑 陳魯民
泛
說

﹁
啃
老
﹂

楊
繼
良

重逢之味 李 夢

我的老伴不孤獨 徐貽聰

微信朋友圈，有個
女網友，在晒關於自己
的一件雷人的事。

老總急需調用一個
招商文案， 「召喚」她
半小時內必須趕到公司
。但她的車子髒了，她
從來不開髒的車子進公

司。她把那半個小時用在了洗車店裡，整整一
個小時後，她開鋥亮的車到了公司，老總面
對她的遲到 「咆哮」了。

這樣的遲到自然不可原諒。但是，她說：
「優雅，就是不能隨便」。

這位女網友的職業生涯是不是還有光明，
那是屬於她的事情。但她的生活觀，倒真要點
讚。

優雅，真的就是不能隨便。
什麼優雅呢？優雅就是一種處世不驚，一

種心有成竹；優雅就是一種氣度和小小的固執
，是從骨子裡折射出的文藝氣息。優雅類似於
美麗，但美麗是上天恩賜的，而優雅是從個性
衍生出來的，是對自己儀態、生活觀、精神層
面的一種操守，一種外在優美而高雅的呈現。

有位作家說，你將一套五千元的衣服穿得
很好看，那不是你的本事，是衣服的本事；
你將一套五百元的衣服穿得有品有位，看起
來像五千元的甚至更貴的衣服，那是你的本
事。

而要把一件五百元的衣服穿成五千元的效
果，自然不能隨隨便便，得從各種細節進行打
造，你的髮型、你的褲子、你的皮鞋包括你的
臉色等等，自然是隨便不得的。如果隨便了，
那五千元衣服也就穿成了五百元的樣子。

杭州有家生活網站，我經常會去逛逛。看
到類似的一個帖子，點擊量十多萬了，參與討

論應該是女人們。
一位說，為了化妝，她每天早晨一般少睡一個多小時，聽

說少睡會折壽，但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點，犧牲一點生命也是
值得的；一位說，她每天上床前都會把第二天早上要穿的衣服
拿出來，試穿一下，然後放在一邊。另一位說，她如果前一天
晚上沒有想好明天早上要穿的衣服，她就會整個晚上在想，一
直想到失眠……

這是一件多麼無聊，但又讓人感動的事情。
無聊的是，這看上去全是庸人自擾。讓人感動的是，她們

的固執到了傻的地步。
男人自然是支持女人都能優雅起來，這個道理就像有園林

工人在你家門口種花草一樣，你怎麼可能反對呢？
不是說女人是花嗎，那麼花期也不長。真的要支持身邊的

女人什麼事都不要隨便，開進公司的車必須是鋥亮的，走進公
司的步伐必然是自信的，穿在身上的衣服必須是自己絕對滿意
的……

優雅，就是不能隨便。

優
雅
，
就
是
不
能
隨
便

流

沙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西西
札記札記

黛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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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景 李夢攝 街邊魚蛋粉店 （網絡圖片）


